
紮作師蔡榮基：
甘當花牌業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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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着一顆對父親的孝心，蔡榮基精
益求精發揚花牌工藝，前行之路上，創
意先行， 「都說香港人健忘，更何況要
他們時常關注已有百年歷史的花牌。所
以我時常都會試試新方法。譬如之前花
牌用花經歷了從真花到銻花的演變，現
在我就會想能不能用一些更加耐用且外
觀更似真花的絲花？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慣用棉花字，但現在棉花難尋，何
不試試打印字型，再以色油填描？過往
常見的鎢絲燈泡，換以LED燈，會否有
不一樣的效果？」

他形容，製作花牌可以嘗試的新方
法有很多，但物料成本及其安全性也需
考慮在內。採訪過程中，蔡榮基拿出他
用以染色的物料，數量及類型之多，儼
然一款有關顏色的 「百寶箱」 。 「製作

過程中，我會嘗試配搭不同顏色之效
果，往往是幾十種顏色，我都會一一比
較。」

絲花替代銻花 更耐風雨
一兩個月前，蔡榮基為黃大仙嗇色

園製作整個以三千朵絲花代替銻花作裝
飾的花牌，這是香港首個。其龍柱是全
新繪畫新LED燈龍柱， 「七月初，香港
經歷八號風球，當月下旬，我去看它的
『生存狀態』 ，花牌狀態依然完好如

初，使用的絲花也沒有被風吹得脫落或
是變色。由此可見，以絲花替代銻花之
法，十分可行。」

此外，為了令傳統花牌技藝能更好
地與時代接軌，蔡榮基還製作了可以擺
放在室內的小型花牌和相關的文創產

品，只是苦於缺乏能
夠負責包裝和宣傳的專人。

延伸創意加上不懈努力，蔡榮基的
花牌得以成功 「出海」 ，多次參加海外
展示會， 「香港旅發局曾在日本舉辦大
灣區宣傳活動，我受邀參展，採用金屬
替代竹枝，打造花牌紮作。展覽現場，
有幾個日本人觀看我紮的孔雀頭，一直
在討論製作方法。來自海外觀眾的肯
定，令我增添成就感，亦促使我做出好
的花牌。」

從事花牌業多年，蔡榮基另一個滿
足成就感之事就是能走進本地中小學課
堂，舉辦工作坊，宣傳本地花牌技藝，

「 上 堂
時 ， 小 朋
友都會積極
發問；去了多
次之後，甚至有
小六學生也能清楚
記得我本人，這些都
是 金 錢 換 不 來 的 體
會。」

蔡榮基暫時還沒有接到八月份的花
牌訂單，有一些也都尚處商談環節，
「疫情前的每年這個時候，盂蘭節花牌

訂單、大坑舞火龍所用到的花牌訂單、
中秋文化活動主題花牌……都會紛至沓
來，如今只得一個冷冷清清，與往年相
比可謂天淵之別。有關盂蘭節的花牌訂
單，暫時只有九龍殯儀館在七月訂
購。」 蔡榮基無奈道。

經營狀態有如「吊鹽水」
受到疫情影響，社區舉辦盂蘭勝會

的熱情大不如前，也令到花牌這件十分
依賴大型活動的民間傳統技藝，出現生
存窘況。以蔡榮基打理的花牌公司為
例，大型紅事訂單取消高達九成九，卻
多了不少帛事花牌訂單， 「現在的經營
狀態好似 『吊鹽水』 ，疫情以來兩年
多，營業額暴跌七成：疫情前的帛事花
牌佔比三成，現在帛事花牌訂單卻要佔
到營業額的一半以上，甚至更高。現時
經營主要依靠搭建圍村喪棚及帛事花
牌。」

專訪當日，蔡榮基指着辦公室外的
一排花牌製作用料表示： 「原本我們有
一間大倉庫用於存放，但疫情之下，不
少活動都要取消，我們收到的花牌訂單
更是寥寥，四月之前一直處於停工狀
態，只得無奈取消租用倉庫。」

疫情連綿多日，他遇到形形色色的
花牌訂購客， 「有的客戶訂購帛事花
牌，覺得毋須太過講究，嘆一句斯人已
逝，原則是不花費太多即可；亦有客戶
強調貴在一個簡簡單單。但我覺得喪禮
是一個人活在世間的最後一件事，婚禮
與喪禮都是 『禮』 ，理應重視。喪禮上

的帛事花牌，體面講究，不僅僅是做
給他人看，更是為了內心安

穩。」
蔡榮基回憶當年為父

親搭建靈堂、製
作帛事花牌的
場景： 「有

些事，做了，也是寬慰自己。」 父親葬
禮所用帛事花牌，是他親手製作，為
此，他選用了當時極少人會用到的棉花
字， 「我想告訴父親，我也能夠做這些
工序複雜、需時頗長的棉花字。我從內
地偏遠地區訂購棉花，先用白膠漿在網
孔布或咭紙上書寫文字，之後將棉花均
勻鋪在沾滿白膠漿的字體上。過程中，
真是百感交集，但想到是為父親而作，
就覺得值得。」

親手為父親搭建花牌
由於這段孝子經歷，他也更能理解

需要舉辦白事家人的心理，希望能做好
每一個細節。 「我會多了同理心和代入
感，逝去的人，永遠毋須再承受人間苦
痛，但他生而為人的一生，也總有美好
時刻。所以我在製作帛事花牌時，不願
只是讓人們感受到喪禮的磣人，而是通
過白色以外的顏色，甚至是紅色，甚至
還加上閃閃亮的LED燈，表現他生前的
璀璨。」

再者，以往圍村人喪禮所用帛事花
牌上都會有一種狀若蝙蝠的 「福鼠」 ，
蔡榮基以前也會這樣做，但現在認為
「福鼠」 外表不夠優雅，遂想到以素色
孔雀作為替代， 「帛事花牌下，走過的
既有親人，亦有路過的行人，倘若做得
太過陰沉，難免會嚇到人。開屏的孔雀
是花牌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就將其改
良，打造素色孔雀，予人祥和、優雅。
從而引發人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生與
死。」 蔡榮基說。

於他而言， 「父親雖已不在，但如
果是在一間物業和一間花牌公司之間做
選擇，我寧願他留給我的是後者。因為
能夠在製作花牌的過程中，收穫滿足感
及傳承的使命感，這是最令人開心的
事。」

為花牌注入新工藝
父親授其花牌紮作技藝，耳濡目染

下，蔡榮基兒時便時常接觸與花牌有關
的事務。中三畢業後，他跟隨父親腳
步，於花牌業中打拚至今，隨後又從父

親手中接過花牌公司。 「父親時刻提
醒我，做事要勤奮專注，手頭

上的工作要認真處

理。當我工作上遇到困難時，他就提醒
我，凡事要懂得變通，不要鑽牛角尖，
嘗試用不同方式和材料解決問題。他經
常言傳身教，譬如教我如何用柴刀破
竹，運用柴刀時手腕如何用力等。」

今時今日，蔡榮基依然按照父親的
教導，製作花牌。也正是因為父親強調
的變通之法，令他時常能在花牌的 「顏
色」 「技法」 「形態」 等方面，注入創
新，取得不錯的效果。

而今，香港疫情未清，一些大型
活動也尚未恢復，蔡榮基苦笑加
自嘲： 「有時候也會想，不知
道還能堅持多久，可能之

後就會做不下去。但一轉念，想到疫情
終會過去，能做的只有堅持。」

圖片：受訪者提供

香港手作人生存，從來不是一件容易事。今次約訪，大
公報記者也是幾經輾轉，才找到了兩位合適的手作人，聽他
們講述自己的打拚故事。如今疫情仍在，他們依然堅持創
作，或勇於做 「逆行者」 ，連續通宵趕製訂單，只為自己能

夠幫到更多人；或是為繼承父親心願，甘當本地花牌業的 「守望者」 。
過程中，記者也曾在互聯網上看到有趣的手作人故事，有的是在枯葉

上進行創作，思考生命的開始與凋零。但遺憾的是，始終未能聯繫上對
方。也或許，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

不少傳統手工藝術，都已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特區政府於
二○一八年底批准三億港元撥款，推行 「非遺資助計劃」 。日前，記者郵
件查詢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辦公室，對方稱，疫情期間，仍接受申請。但
相繼取消的大型文化活動、日常的入不敷出，只能令手作人生存雪上加
霜，然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直都在堅持。

光陰流轉，時不我與，採寫專題的過程，腦海中是希望更多人能關
注到他們的紮作技藝，特別是在現在這樣一個節奏日趨加快、機器愈發
替代手藝的當下。因為那些手工技藝，可見城市發展的印記。

花牌技藝成功􀎠出海􀎡

▲製作花牌組件，先將沙白竹（曬
衫竹）鋸成合適尺寸，然後破開削
滑變竹片。

▲將組件鋪在鐵網之上。

◀按照組件的形狀，用鐵線一條一
條地紮成。

1 2 3 4 5

▲用報紙鋪滿網面，然後將竹篾插
入報紙表面，利用網的力量，將竹
篾及報紙固定在網面。

▲基本組件完成後，可製作孔雀
頭、龍柱等其他一系列花牌元素。

記者
手記

訪問歷經輾轉

▲蔡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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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花牌
創作。

▶香港花牌師傅
蔡榮基。
大公報記者
劉毅攝

▲蔡榮基製作的帛事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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